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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阳光你的帅气

走进多少人的梦

你的坚定你的自信

满世界都能读懂

沂蒙走出的赤子

警营年轻的弟兄

青春来不及花前月下

强军之路有你与我同行

父母谁不盼儿女成龙成凤

你用身躯写下闪电惊鸿

当战士偶遇使命

你的故事传遍南北西东

你的血性你的壮举

牵动多少人的情

你的理想你的话语

全天下都在传颂

人民哺育的骄子

英雄时代的彩虹

生死等不得一声命令

危难关头有你争先奋勇

父母谁不盼儿女成龙成凤

你在大地写下一个英名

当军人扛起兴亡

你的精神留在万里星空

父母的儿子祖国的兵

家为你光荣国为你感动

有一番事业叫和平

有一种离别叫牺牲

有一个称呼挂在多少门楣

家国之爱刻在心中

家为你光荣
国为你感动

■雷从俊

扫码阅读更精彩

亲情菜单

9月 12日，一束灿烂的生命火焰永远湮灭在了 23岁。这天凌晨 4时，参加武警山东总队第三季度
“魔鬼周”极限训练的济南支队机动大队特战中队第一小队小队长王成龙，在一辆严重超载的大货车失
控冲向队伍的危急关头，毅然舍身救下战友，壮烈牺牲。这位帅气、阳光、有为的优秀青年猝然离去，让
多少人为之扼腕痛心，更令多少人对其肃然起敬！

10月 18日，王成龙被授予烈士称号。11月 6日，为他追记一等功的大会在济南举行。红彤彤的证
章证书和沉甸甸的献身国防金质纪念章，成为这个强军尖兵短暂而厚重一生的见证，也给予英雄母亲
无比珍视的心灵慰藉。 —编 者

光荣的母亲想光荣的兵
■胥得意

初冬时节的早晨已经有了寒意。
缓步在济南支队机动大队营院的水泥
路上，管修梅不由得把目光撒向营区的
角角落落。目光所及之处，一个又一个
关于她儿子的故事正在风中传播。

这天是 2018年 11月 6日，她努力地
提振起精神头儿。因为，9点的时候，有一
场关于她儿子王成龙的大会即将举行。
孩子荣立了一等功，这是一件多么让人骄
傲和自豪的事呀！可这骄傲与自豪的背
后，还有管修梅狠狠掩盖着的悲痛。

对于山东临沂的农家妇女管修梅
来说，儿子王成龙一直让她深感荣耀。
2017年 6月下旬，王成龙以学员旅综合
评定第一名的成绩，完成了在武警工程
大学的本科学业。管修梅作为优秀学
员家长，被邀请参加儿子的毕业典礼。
此前，她只知道孩子非常刻苦，但她从
来没想过儿子会成为第一名。

管修梅坐汽车、倒火车，去往西
安。路上，儿子小时候的那些事一幕一
幕地在她脑海中放起了电影。

1995 年 4 月，大胖小子呱呱坠地。
为了给儿子取个好听的名字，管修梅和
丈夫着实商量了好久，最后才定下来叫
成龙。没错，他们就是望子成龙。

从小，王成龙就是左邻右舍口中的
“别人家的孩子”。他没有辜负父母的期
望，拿到了 625分的高考成绩，早早便成
了“龙”。其实，凭王成龙的分数，有许多
优秀的地方高校可供挑选。可对他来说，
再好的地方大学也没有吸引力，早在初中
时，他就已经确定了目标——考军校。

从一个地方青年向一个合格军校
生转变，这中间相隔的距离很远。王成
龙如愿以偿成为武警工程大学的一名
军校生后，从前埋头苦读的生活被日复
一日的严格训练取代。这不仅逐渐强
壮着他的筋骨，更在强大着他的精神。
他在日记中鼓励自己——“认准目标，
奋力前进，哪怕遍体鳞伤，也要活得漂
亮”“你可以不是最优秀的，但你一定要
是最努力的一个。”

努力前进的结果，就是一步一步地
成功。新训结束后，王成龙第一个当上
了副班长；半学期下来，他又成为模拟
排长；大三时，他又开始当模拟连长。

在一次视频聊天中，管修梅看到儿
子的手上磨出了好几个又红又大的血
泡，眼泪“唰”一下就流了下来：“儿啊，
要不你回来吧，军校太苦了。你成绩那
么好，来年再考个其他学校也不愁。”王
成龙安慰母亲：“男孩子锻炼锻炼多好，
这点苦不算什么。我既然选择了军装，
就不可能当逃兵！”管修梅知道，儿子是
一个认准了路几头牛也拉不回来的主
儿，她唯一能做的只剩下叮嘱：“你在妈
心里已经很出息了，别把自己搞得太
累。”王成龙这回变得严肃起来：“我吃
着国家的饭，穿着国家的衣，拿着国家
的钱，不努力怎么行呢？”

捧着电话，管修梅不知道再说什么
好了。她想：这刚刚入学还不到半年，

儿子怎么就完全成了国家的人了呢。
但不管怎么说，看着儿子已经长成了可
以经风历雨的男子汉，管修梅的心里还
是无比欣慰。

4年的时间过得太快了，快得让管
修梅都回忆不起来 4年间关于儿子有什
么特别的事。平时，王成龙都是定期定
点地打电话回家，苦累从没听他说过，
说的都是自己又在哪里取得了进步。
家里的经济条件比较差，有限的几次休
假回家，王成龙都在忙着为家里添置物
品。什么电视机、冰箱、洗衣机，都是他
用攒下来的津贴费买的。

坐在毕业典礼的观礼台上，管修梅
的目光里，王成龙挺拔的身姿如同一棵
在西北大地上成长起来的白杨，脸上那
自信阳光的微笑让她的心里充满了宠
溺。在校期间，儿子两次被评为优秀学
员，英语顺利过了六级，全国大学生数
学竞赛拿过两次二等奖……现在，又荣
立了三等功。要知道，在上学期间能立

功，是多么不容易的事啊！
从来没出过头露过脸的管修梅觉

得，儿子把她一生的荣誉都给挣来了。
校长为王成龙拨学士帽帽穗的那一刻，
管修梅的眼泪再也没有忍住。她曾抚摸
过儿子老茧叠加的手掌，也曾看到儿子
休假在家时每天雷打不动地出早操时的
身影。那时她总在想，这孩子遭了这么
多罪，他身体里到底蕴藏了多少动能呢？

管修梅没有看到王成龙在军校期
间的成长，但学校领导、教员和同学们
都看到了。每天早晨提前一个小时起
床跑五公里的是他；每天深夜还在复习
功课的是他；班里出点大事小情，主动
承担责任的是他；哪一个同学挂科或生
病，主动给予帮助的还是他。

王成龙把自己的动能都悄悄地记
在了日记里：“纵然自己确实渺小，但我
绝不迷茫，我要始终自信，保持自律，时
有自省。我喜欢努力的自己，我要让我
的一生都处于积极向上之中。”“感觉身

体疲惫得很，不过还要坚持锻炼，真正
自强的人会把认定的事坚持下去，我就
要一点一点咬住，坚持住。”“要为祖国
的美好明天作自己的贡献，接力棒接过
来了，可不能丢了。”

……
一个刚刚步入“二字头年龄”没几

年的年轻人，心中就这样早早地扛起了
献身国防的使命。这个重任不是谁强
加给他的，而是他自己在心中种下来
的。当一个人心有追求的时候，他所有
前跃的步伐都将变得铿锵有力。

从西安回到山东老家后，管修梅刻
意保持了低调。当年王成龙考上军校
时，已在镇上轰动了一番。当一个又一
个“优秀学员”的喜报邮回来家时，亲朋
好友们更是羡慕得无以复加。可管修
梅只想儿子健健康康、平平安安的，甚
至对儿子的优秀，已经成了习惯。

军校毕业之后，王成龙来到新疆乌
鲁木齐指挥学院进行为期一年的任职培

训。岗位变了，环境变了，没变的仍是他
的努力。培训结束，三等功民主测评推
荐人选时，王成龙又排在了第一。他找
到了营长和教导员，恳请把三等功记给
别人。在他的心中，已经被证明了就已
经足够了，荣誉不是自己最终的追求。

当 800多名学员按照排名对毕业去
向进行选择时，王成龙没有选沿海城市，
也没有选北上广。他对管修梅说：“妈，我
想去特战队，我想离战场更近一些！”听着
儿子兴奋的话语，管修梅把嘴边的担忧压
了又压，只说了一句：“行，妈听你的。”

其实，管修梅内心很希望儿子能守
在自己身边。可是她知道，早在 5年前，
她就已经把儿子放飞了。“济南离家也
不是太远，想成龙了就去看他。”她自己
安慰自己。

一切如愿。未来如同一幅闪耀着
希望光亮的画卷，在王成龙的眼前铺展
开来。他早已为上战场做了充足的准
备。他就要像雄鹰一样，在属于自己的
天空中振翅高翔！

然而，任谁都难以相信，那辆失控
的大货车却让这一切化为了乌有。几
乎就在王成龙用力地把离他最近的战
士曲鸿健推向路沟的当口，他被货车撞
倒在地，并被车轮推着向前滑去。

医生接力进行的心脏按压，最终也
没能挽回王成龙正在拔节的生命。很
快，他壮烈牺牲的消息刷爆了微信，多少
同学哭着争相询问，这到底是不是真的。

管修梅也哭昏了好几回，她不相信
一个月前还和自己有说有笑的儿子就这
样离去了，但她相信一件事——“救人这
事我那个傻儿子能做得出来，要是还有
这样的机会，他还会去救。我的儿子我
知道。”可是，这样的机会再也没有了。

望着鲜红党旗下儿子那曾经健壮、
如今冰凉的身体，管修梅的痛撕心裂
肺。她多么希望儿子还能像从前那样，
活蹦乱跳地朝她走来，再送她一个灿烂
暖心的笑容。“成龙啊！妈想你啊！”悲
伤终于冲垮了管修梅早已千疮百孔的
坚强。她的儿子真的成了一条“英雄
龙”，而她的泪，也流成了河。管修梅一
遍又一遍地抹着泪，叹息着：“国家花了
这么多钱培养他，可他还没做什么贡献
就走了，给部队添损失了。”

捧着手中的证书和纪念章，尽管管
修梅疯了一样地想儿子，但她咬着牙挺
着自己的精神头。她知道，11月 6日是
一个比 9 月 12 日还值得她记住的日
子。因为他的儿子为全社会树起了新
时代青年军人的好样子，为沂蒙老区的
人民争了光。只是思念的疼痛快要把
她的心掏空。她是一个光荣着的母亲，
儿子却是一个已经“光荣”了的兵。

王成龙年仅 5岁的弟弟还不知道哥
哥去了哪里。他还不知道，哥哥已经不
只是哥哥，而成为他和许多人成长路上
的英雄。这些，管修梅都会以一个母亲
的身份告诉正在成长的他。

题图制作：高旭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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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抚摸着“儿子”的脸，管修梅的思念和心痛爬满脸颊。
图②：11月6日，管修梅光荣地替儿子捧回他用生命换来的荣

誉。从此，这个烈士之家拥有世人无限的崇敬。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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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记忆中的鸡蛋，是甜的。
4岁那年在乡下姥姥家，他中暑

休克，急坏了家人。恰好在部队当炊
事兵的大哥休假回家，二话不说，从院
子的鸡窝里抓来几个鸡蛋。

赶忙烧了一锅水，舀了一勺冰糖
煮化，把鸡蛋打进去，用勺子迅速打
散。待大火煮开，转至小火慢熬，便稠
稠地散开了一屋香气。那是一碗冰糖
鸡蛋的清香，也是为他败火的一副“灵
丹妙药”。

还真神了！几口冰糖鸡蛋水喂下
去，他幽幽转醒，不多久又活泼得一如
往常了。从此，那沁人的味道常常袭
上心头；从此，他深深地佩服着穿军装
的大哥。

后来，他入伍了。离家那天，娘
用色青花白的大瓷碗盛了一大碗冰
糖鸡蛋。很是烫嘴，他故意浅抿了
几口，就说赶时间走了——他其实
想让娘喝完剩下的。娘以前总是不
舍得喝，这样，娘就没法拒绝了。送
他上运兵车时，刺喇喇的风，刮得娘
脸膛苍白，头发也愈发灰白。他胸
腔里翻滚着冰糖鸡蛋的滋味。冰糖
的白、蛋清的白，仿佛化成了那日黎
明的光。

过去在边防不常吃到鸡蛋，在遥
远的哨卡，吃一顿鸡蛋就算加餐了。
也不知娘从哪里知道了他的驻地“鸟
不拉屎、鸡不下蛋”，更不知道她啥时
候开始，暗暗埋下了一个念头——带
着鸡蛋去看孩子！

家乡距驻地 1000 多公里。娘肠
胃不痛快，依旧坐了一夜的绿皮火车，
再在冬日寒风里倒了趟拖拉机，才来
到了这片风沙涤荡的排房前。

说话间，娘打开那个鼓鼓囊囊的
蓝花布提兜，从一堆木屑里往外扒拉
着鸡蛋。不多不少，正好 10个。提兜
瘪了，就像忙碌着的娘也瘦了。
“车上人多，这一路我都生怕鸡蛋

碎咯。”娘絮叨着。“煮熟了带来，不就
碎不了了？”他说。娘则摇头：“煮熟了
在路上就放坏了，而且生鸡蛋你还能
拌着冰糖喝啊！”

略破了皮的鸡蛋，娘赶紧打进盛
着冰糖的碗里。用开水冲开，一股甜
丝丝的味道便游进肺腑。在娘温柔的
注视下，细啜着这碗冰糖鸡蛋，他的心
不再是寂寞的边防。

后来，他常在探亲假结束后，拎
一桶鸡蛋挤上火车回到哨所，为战
友们做上几碗冰糖鸡蛋。当日头映
得冰糖鸡蛋晶莹，当斑斑点点的冰
糖在鸡蛋水中化开，年轻的士兵们
心中，总有家乡清爽的风和心头温
暖的光。

每每想到这，他情不自禁地嘴角
上扬。

冰糖鸡蛋
■冯 斌

即使已入初冬，一趟重装五公里下
来，豆大的汗珠还是爬满了马涛的脸。

回到宿舍，卸下武装，马涛舒了口
气，从柜子里取出毛巾准备洗把脸。随
着柜门开合间荡起的一阵小风，一张旧
照片飘落眼前，一名穿着军装的英俊男
子映入眼帘。

父亲，多么熟悉亲切的面庞！马涛
的眼前一阵模糊，嘴角泛起的一股咸
腥，不知是汗水，还是泪水。

2013年 5月，新兵下连没多久的马
涛突然接到邻居的电话：“涛儿，你爸之
前检查出晚期肺癌，一直让我瞒着你。
如今情况不太好，我偷着给你打电话，
你快回来看看吧！”

如遭五雷轰顶的马涛忘了是怎么
赶回家的，只记得看到穿着军装的自
己，病床上虚弱的父亲哭了。他哽咽着
说，看到儿子穿军装的样子，仿佛看到
了从前的自己。

马涛的父亲当兵 8年，表现一直很
优秀。后因家中贫寒，病重的母亲和 4
个年幼的弟妹需要照顾，不得已于 1978
年退伍。

此后的十多年，马涛父亲一直忙着
赚钱贴补家用，耽误了自己的终身大
事。直到 40岁遇到了马涛母亲，才组建
起自己的家庭。

马涛父亲从来舍不得给自己买东
西，衣服鞋子穿破了，就让马涛母亲补

一补。一次过年，马涛母亲实在看不下
去了，让马涛父亲无论如何去买件新棉
衣。可他却取下珍藏着的军大衣，说：
“不用买，瞧，这不还有好衣服吗？”

日子过得清苦，但不妨碍父亲用心
疼爱马涛。几乎每天晚上，马涛都是听
着父亲的军旅故事入睡的：“当兵的经常
打靶，老大个的步枪，你爸我每次都能打
45 环以上。也有点遗憾，从没打过 50
环。还有手榴弹，带木把的，爸爸最远能
投 80多米……”看着父亲讲起部队生活
时闪着亮光的眼神，马涛懵懂又向往。

马涛以全班第一的成绩考上初中，
父亲很高兴，张罗着要去买羊肉做汤给
他庆祝。无意中，父亲看到马涛早已张
了“嘴”的胶鞋。他皱了皱眉，把买羊肉
的 150 块钱递给儿子，无限愧疚地说：
“涛啊，拿钱去买双好球鞋。这顿羊肉
汤，等爸赚了钱再给你补上。”

大二那年冬天，马涛报名入了伍。
父亲知晓后特别激动，把那件军大衣洗

得干干净净，熨得平平展展。马涛母亲
笑他“穷讲究”，他却板着脸一本正经地
说：“咋啦，我这个老兵就是要穿得齐齐
整整地送咱儿子入伍。这叫父子传承！”

新兵连结束，马涛被分到了基层连
队。高强度的训练让他有点不堪重负，
便打电话向父亲倾诉。没想到，一向温
和的父亲却一边咳嗽一边教训他：“你
现在是一名军人，当兵就要有当兵的样
子，这点苦累算什么？男子汉就要顶天
立地，你要闯出个样子，要做个比我还
优秀的好兵！”

马涛问父亲为什么一直咳嗽。父
亲愣了片刻，说：“没事，还不是被不争
气的你给气到了……”马涛撇撇嘴，信
以为真。

悉心照料了父亲一周后，马涛的假
期结束了。离家那天，无限的担忧让他
怎么也迈不出家门。倒是父亲不知哪
来的劲头，一边说“军人要守纪律”，一边
把他推出了家门。可马涛哪里想得到，

仅仅一天时间，他和父亲就阴阳两隔了。
母亲抱着再次匆忙赶回家的马涛，

说：“你爸叮嘱了，让你别难过，临走前还
能看看你，他就已经很知足了。他要你
在部队好好干，当个让他骄傲的好兵。”

叔叔对他说：“涛，你爸这辈子不容
易，虽然没能给你创造好的生活条件，
也没给你留下多少财产，但他是尽心尽
力把你当亲儿子来养……”
“什么亲儿子？”叔叔的话惊呆了马

涛。
“你爸妈没告诉过你？你爸不是你

亲爸。你两岁那年，你妈带着你嫁过来
的。”

养育自己 20多年的父亲，竟然不是
自己的亲生父亲！叔叔的话如晴天霹
雳，把马涛的心击碎了一地，每一瓣都
是一种心情。
“男子汉大丈夫，什么事情都能担

得起，什么时候都要拼一把！”父亲的话
在耳边响起。擦干泪水的马涛向遗像

上的那个老兵，敬了一个最标准的军
礼：“爸，您就是我最亲最亲的父亲！”

五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
归来坟前话成长。在父亲的影响和期
盼下，马涛在军营一路奋发，“训练先进
个人”“优秀士官”“优秀共产党员”等荣
誉屡屡加身。

在无数个辗转反侧的深夜，马涛的
脑海里都是父亲的身影和话语。每到
这时，他总会微笑着对这个老兵继父说
上一句：“爸，您在天堂还好吗？没有
您，儿子不会有今天！”

老兵·继父
■郝欣欣 蔡婉芃

张振霞绘


